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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子

分梨等于分离？
一把水果刀插在刀鞘里
袖手旁观

西瓜

滴溜溜的瓜娃子
挨膀上了地球仪
就称兄道弟

桂圆

只眼看物外
隔山望水
望穿秋水朦胧

枣

其实不早
趁热打铁
囫囵吞枣正是时候

橘子

笑不露齿衣不露腹
掀起你的盖头来
让我看看你的脸

水蜜桃

羞答答的红
卖桃人小心翼翼
生怕伤了面子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清凉水果宴（组诗）
□胡佳清

草木一秋，河流一生
我对眼前的万物心怀敬畏和惊喜

比如，一条十余公里的溪流
它为什么叫鲁班溪
上鲁班溪，下鲁班溪
来来往往的两座桥，串联起伏地
而行的溪水
这么多能工巧匠故事的地方，就
在浩荡长江转湾处
云朵在天上游走
精彩每天都在鲁班溪上空轮番
上演

江风几千里
来了走了，走了又来
溪水有记忆
在溪里，那些沉底的泥沙纷纷避让
远离尘世浮躁
一切柔软而坚韧的事物都在孕
育和生长
鲁班溪接纳了你所有的缱绻心事
今生呢，看风风雨雨汇于此
随着五颜六色的漂流小船
一路震彻峡谷的尖叫
将生活中的如意和不如意全都
临水相拥
与它而融

遇见

她在写字，我读时令
初夏怎么会揉碎
有风经过，翻阅过往
至深处，遇见久违的你

多亲多敬的呼吸
轻得眼前的空气突然变稠
就在江南凤凰路，遇见
挂在枝梢的果
全被毛茸茸的心思占领

我在树下
摊开掌心，挥动手臂
将破碎缝成无限相逢的美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副主席）

武陵鲁班溪（外一首）
□贺红江

偶尔和女儿摆起一些陈谷子烂芝麻的
往事，女儿总哑然失笑：“爸爸，你们那时候
的人，真的好‘宝器’哟！”

每当这个时候，我这“宝器”却笑不起
来，时常都陷入久久的沉思。

1976年，在我居住的江津这个小城里，
不但没见过电视机收录机之类的货色，就连
手表也是稀罕之物。谁人腕上戴一块亮锃
锃的手表，那他绝对志得意满风光无限。当
时社会上流行的调侃姑娘择偶的顺口溜，便
可印证手表这玩意的确是一个人财富和身
份的象征，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和诱惑力：“不
嫌你的胡子深，只要你有‘瓦斯针’；不嫌你
长得丑又黑，只要你有‘英纳格’。”

在西藏当兵几年，退伍回乡时，托熟人
买了一块表。这块表自然成了熟人朋友眼
热眼馋之货，着实也让自己得意风光了一
回。这年国庆厂里放假，我和女友相约到
广安她大哥那里去，一来和她哥见见面，二
来也出去旅游一回。

那时候出远门要赶车赶船，没有一个
“时间”是万万不行的。不巧，跟我一个班组
的大师兄，国庆节要回北方探亲，他开口要
跟我借用一下手表。大师兄家在北方农村，
据说这次回乡是要去找媳妇。这种事，哪能
不“拃起”，我毫不犹豫把手表就给了他。

这下我们出门却没有了“时间”，这实
在让我犯了难。思前想后，便把家里那个
闹钟装进了衣袋。闹钟不也是“时间”吗？
幸好那时穿的是4个兜的军干服，闹钟塞进
衣袋还松松活活的。

一路上，听着兜里传来的嘀嗒声，让人

镇定自若心中不慌。车上船上，我还时不
时摸出闹钟上上发条，看看时间，这般举动
非但没有引来旁人讥笑，还引来不少羡慕
的目光，不时还有人媚谄地朝我挤出笑来：

“同志，请问几点了？”
唯一闹的个笑话是在火车上。入夜，

周围的人都耷着眼皮昏昏欲睡了。忽地，
不知为什么，突然我那衣袋里一阵急促火
爆的声音骤然炸起，惊得坐椅下两只捆着
双脚的鸡公哇地一叫，振着双翅猛地扑了
出来，骇得我和周围的几个人从梦中醒
来。半晌才回过神来，原来迷糊中，我不知
怎么碰上了闹钟闹铃的开关。

尽管闹了这次笑话，但有了兜里这只钟，
我这次出门赶船没误过点，赶车没慌过神，出
门逛街或爬山，掌握时间能按时起床按时回
去吃饭，这闹钟还真给了我不少方便。

现在想来，这次出门，确实是有点“宝
器”。但我这“宝气”在当时只能算“小宝器”。
回程路上，我们还见识了一回“大宝器”。

那时，湘渝线刚通车不长。早晨，火车
冒着烟，一路风驰电掣，爬上高山，钻过隧
道。车刚从华蓥山一个洞里钻出来，忽然
惊天一响，猛地一个急刹车。桌上的杯子
跳了起来，邻座一位打瞌睡老大哥头上撞
了个青包。遭了，出事了！人们惊惶失措
纷纷从车窗伸出头去，张望了半天才回过
神来——原来，一个头包白帕身背大背篼
的农村大爷，站在铁轨中间神色紧张双手
乱舞又嘶又喊，吓得火车司机脸色铁青猛
地刹车跳下车来，以为前方塌了方或什么
的。一问，原来那大爷拦火车想要搭车，到

前面的王家垇去赶场卖洋芋！
而今，高铁、高速路四通八达，从重庆到

北京的动车已是朝发夕至，手表之类的玩意
儿，早已不是稀罕之物，甚至已被人们淘汰
了——但在物资匮乏的年月，一桩桩如今看
来“宝器”的事，在当时其实是屡见不鲜的。
现在的儿女辈们，倒是少见多怪了。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仲夏晨风习习，轻拂河畔堤岸。我沿
田埂缓步走向郊外，行至一片绿浪层叠的
竹林边，一阵清脆竹哨倏然随风飘来，熟悉
的调子瞬间撬开记忆闸门，将我拽回烟火
氤氲的乡间童年。

从小学到初中，每日午后放学，匆匆扒
几口饭菜，便背上父亲编的竹背篼，拎着小
镰刀，扎进田垄地头割猪草。割上一两个
时辰，待背篼被野草填得满满当当，伙伴们
便相约钻进竹林做竹哨。竹哨需专挑指节
粗细、竹节疏透的空心慈竹，裁成五寸长
短。把竹身削得平整，顶端修作圆润弧面，
斜口处划一道深浅恰好的豁口，剪鲜嫩竹
叶嵌入槽缝，一枚竹哨便大功告成。嫩竹
叶做哨舌，声响清亮通透；老竹叶入哨，音
色沉厚粗粝，各有风情。

暮色漫覆山野，绮丽晚霞晕染开整片
田畴与乡间小路。我们结伴踏着碎金余晖
返程，此起彼伏的竹哨绕着山坳悠悠回荡，
成了乡野独有的晚曲。它没有蝉鸣婉转悠
长，也不及秧鸡啼声灵动俏皮，却声声裹着
少年无牵无挂的纯粹欢喜。

曾记得五年级时的年寒假，我邀来村
里十多位玩伴，办了一场山野竹哨大赛，男
女分组比拼，头奖是一颗饱满红心柚。开

赛时两队曲调杂乱，几番调整后渐入佳境，
人人铆足气力比拼。女生哨音轻柔婉转，
余韵袅袅；男生调子沉浑绵长，荡彻山谷。
两方互不相让、各展所长，五轮角逐下来依
旧难分高下，那颗奖赏的红心柚终究定不
下归属。最后索性剥柚分瓣，人人都分到
清甜一瓣，圆满收场。

沟壑纵横、松林环抱的山野里，竹哨是
天然传讯的暗号。想约伙伴割草嬉闹，吹起
专属哨调，远处便有哨声应答，循音就能相
聚。家中水牛更是熟稔这套哨语，我常和同
伴骑牛放牧，一路哨声随行，老牛踱步竟会
顺着节拍缓步慢行。待到玩兴散尽、牛儿肚
圆，几声哨响落下，远近黄牛、水牛便闻声聚
拢，大家重跨牛背，伴着一路哨音踏暮归村。

竹哨不单是孩童的玩物，还能为田间庄
稼值守放哨。那时春播过后，乌鸦总爱刨挖
土中埋下的红苕种；麦熟时节，成群麻雀扎
堆啄啃饱满穗粒，生产队常会蒙受损失。大
人就派我们一群小孩去田间驱赶鸟雀。我

们攥着打磨光滑的竹哨，遇鸟群落田便凑唇
轻吹，嘟嘟哨声清亮尖锐、响彻田垄，贪嘴的
雀鸦闻声惊惶四散，匆匆飞离庄稼地。

后来，乡村人口减少，留守孩子寥寥无
几，竹林间再也难寻嘟嘟哨响，这门乡土小
手艺日渐沉寂。今夏回乡避暑，带着八岁
外侄孙闲走村头，道旁慈竹丛生。我借来
镰刀，寻一截慈竹，凭着年少记忆复刻竹
哨。竹哨做好后，递给孩子，他几番尝试只
吹出细碎气音，没片刻便失了兴致，随手将
竹哨丢在地上，直言点都不好玩。

我俯身拾起竹哨，拭去尘灰含在唇边，
熟悉的“嘟、嘟，嘟嘟嘟”声破空响彻竹林。
哨声如故，可识竹、制哨、辨百草的一代人，
已然慢慢老去。望着晚辈懵懂茫然的模
样，心底漫上淡淡怅惘：待我们这批乡土长
大的人渐渐走远，往后的孩子，还能否分清
慈竹、斑竹与冬竹，又能否听懂竹哨这嘟嘟
声响里，藏着的一整个滚烫完整的乡野童
年？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今晚夜骑，月色很好。
护目镜压在鼻梁，沉沉的，没骑多远就

勒出两道红印。镜片起了雾，眼前的世界
像隔了一层毛玻璃，朦朦胧胧的。我停下
来，用手揉揉鼻梁——那儿被压得酸胀发
木，好一会儿才缓过来。护目镜只偶尔夜
骑才戴戴，已觉得处处不便，要是成天架着
一副近视眼镜呢？这个念头忽然把我拽回
到二十年前。

那时我上初中，班上忽然流行戴眼
镜。也不知是真近视，还是觉得戴上眼镜
便有了几分读书人的派头。总之，三五个
同学先后配上眼镜，课间推推镜架，连说话
似乎都多了几分矜持。

我眼红极了，回家便磨母亲，说看黑板
模糊。母亲犹豫了好几天——我知道她在
愁什么。那几年的家里，每一分钱都得掰成
两半花。可她到底心疼我，咬咬牙，带我去
镇上配了一副。浅金色的金属框，镜片薄薄

的，装在一个深蓝色盒子里。我捧着盒子回
家，走路飘飘的，觉得整个人都轻了不少。

第二天，便戴着眼镜去上学。其实戴
上眼镜看东西并未清楚多少，但鼻梁上架
着那副眼镜，心里却莫名地踏实，觉得自己
终于也像个读书人了。课间，我故意不摘
下，时不时还学着别人抬手推推镜架，做出
一副沉思的表情，心里暗暗得意。

可新鲜劲没过多久，各种不方便就跟
着来了：跑步时眼镜老往下掉；吃饭时镜片
全是热气；趴桌上睡午觉，醒来脸上两道深
深的印子半天消不下去。可即便这样，还
是舍不得摘下来，那副眼镜像是一个身份
的凭证，戴上了，就不愿再拿下来。

直到那个晚自习，放学铃响的时候，我
随手把眼镜摘下搁进课桌抽屉，背上书包
就走了。第二天到教室，伸手一摸，抽屉里
空空的。眼镜丢了！我急得团团转，鼻子
一酸，差点掉下泪来。那是花了母亲好大
一笔钱买来的眼镜，回去可怎么交代？

最终，回家后我还是直说了。母亲没吭
声，转身去灶台忙活了。父亲沉默半天，最
后只说了一句：“丢就丢了吧，先别配了。”没
有责备，也没有安慰。那副我少年时代唯一

的眼镜，还没戴热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没了眼镜，刚开始还真不习惯。上课

时下意识抬手去推镜架，推了个空；走在路
上，总觉得脸上少了点什么。但人的适应
力强得出奇，慢慢地也就忘了戴眼镜这回
事。黑板照样看，书照样读。后来上了高
中、大学，体检时视力一直是正常的，左右
眼都是五点零。

多年后，我忽然想通了一件事。当初
那点“看不清”，多半是假性近视，或者干脆
就是心理作用。要是那副眼镜没丢，我八
成会一直戴着，这辈子可能就得跟眼镜

“绑”在一起了。那个拿走我眼镜的人，倒
像是替我挡了一劫，把我从一副眼镜的依
赖里拽了出来。没了那层镜片，我的眼睛
被迫努力去看这个世界，看着看着，反倒清
楚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人生有些失
去，未必是坏事，也何尝不是一种解脱。

月色依然很美。骑行到家门口，我摘下
护目镜，夜风终于可以直接拂在面庞了。远
处的灯火干干净净，近处的树叶脉络分明。
我忽然想对那个当年拿走眼镜的人说一声
谢谢，虽然这声谢谢，迟了快二十年。
（作者单位：重庆市开州区汉丰第四小学）

当了一回“小宝器”□舒德骑

悠悠竹哨声 □冰泉

丢失的眼镜 □王丽

能懂的诗


